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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运用非洲华人报刊以及当地资料，分析了华人皈依天主教、基督教的过程和原因，

认为华人教会的设立、华人神父的努力、克里奥家庭、实用主义和种族歧视是华人皈依的主要原因。

非洲华人的多种宗教信仰同时并存。这些信仰不仅没有产生冲突，反而互相渗透。非洲华人一方面逐

渐皈依基督教、天主教，另一方面仍然保留着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与宗教习俗，同时华人的

传统宗教——佛教在非洲的传播也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因此，华人在宗教信仰和典礼礼式上互相融

合，表现出很强的杂糅性，宗教信仰与文化价值观相通甚至等同是华人信仰的一个特点。华人中的宗

教信仰和文化价值观两者互相融合的情况有各种表现，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可以等同的现象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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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local data and Chinese newspaper published in Afric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proces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hurch, the efforts by the Chinese priests, the Creole family, and pragmatism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Chinese conversion. For the Chinese in Africa, various 

religious beliefs coexist simultaneously without conflict, but permeate each other. The Chinese gradually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while they still retain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ligious customs. Recently, 

Buddhism has spreaded in Africa with a strong momentum. The Chinese have shown an expressive hybrid 

in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especially in the ceremony and rituals. The Chinese in Africa are characte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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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feature of strong hybridity in terms of religious beliefs, which are expressed in various way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al values is most expressive.

近年来，随着非洲华侨华人的不断增长，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也不断增加，甚至掺杂了政治话语

的因素。［1］研究的重点大致可分为两类：南非华工的相关议题和非洲华侨华人的现实问题。有关南

非华工的议题主要涉及不同省份招募的劳工、［2］华侨华工与印度侨民侨工的比较、［3］以及相关的政策

及其影响。［4］个别论及非洲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5］有关非洲华侨华人现实的研究主要涉及其生

存与适应。如何处理内部关系和外部族群关系，如何在保持差异性的同时融入当地社会，这些都是

新移民面对的问题。［6］此外，李新烽对非洲华侨华人人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合；李鹏涛和翟珣梳

理了赞比亚华侨的困境。［7］石沧金分析了毛里求斯华人发展面临的问题；徐薇实地调研了博茨瓦纳

华侨华人的困境与挑战；沈晓雷通过在津巴布韦调研分析了当地新移民的处境。［8］国际学术界的研

究也有进展，贾汉等人的合著探讨了华人在非洲的作用，弗伦奇的著作将非洲华人与中国在非洲的

扩张联系起来。［9］

目前，对非洲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极少。国内的研究除了个别著作和论文稍有提及外，基本没

有研究。A留尼汪的黄素珍出版了关于关帝的著作，其中涉及非洲部分。［10］国际学术界的著述对这

一内容偶而提及，但少有专门研究。［11］本文使用非洲当地报刊和相关资料，分析了非洲华人的精神

生活及皈依宗教的原因。笔者认为，华人皈依天主教 / 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有教会的设立、华人神父的

努力、克里奥尔家庭、实用主义的需求以及歧视政策等。非洲华人中也有其他信仰者，各种不同信

仰存在着融合的现象。

一、天主教 / 基督教的皈依及其原由

二战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皈依天主教 / 基督教成为非洲华人社区的一种趋势。虽

然华人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惯，在人生的各种主要关头仍以中国传统宗教为主要祭祀方

式，但相当多的华人，特别是华裔，逐渐皈依了天主教。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在毛里求斯和留尼

汪盛行的主要原因与原有的殖民地文化有密切关系。留尼汪在 1946 年成为法国海外省，法国的文化

影响力不言而喻。毛里求斯从 1715 年到 1810 年是法国殖民地，拿破仑战败后将该岛割让给英国人。

英国在接手时承诺，保护岛上法国人的既得利益和文化传统，天主教可以自由传教。该政策使毛里

求斯深受法国宗教文化影响。两个地方的华人主要信奉天主教。 

（一）华人天主教 / 基督教徒人数的增长
1. 毛里求斯

华人接受基督教是逐步的，并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20 世纪 50 年代是华人皈依天主教最多

的时期。1954 年起，毛里求斯各地不时有 20~30 多人的群体受洗。［12］ 1956 年，华人基督徒发起组织

华人圣公会，该会于 4 月 15 日成立，并选出了毛里求斯华人圣公会第一届董事暨新任职员，由古崇

鑫任会长，吴相光、吴伯良任副会长。此外，华人圣公会还设有中文秘书、西文秘书、总务、司库、

交际、稽查等职位。［1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毛里求斯的华人数量增加了一

倍，天主教徒则增加了三倍。

A有关非洲华人基督教 / 天主教教会组织的内容，见谢成佳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年。陈秋霞、石沧金对毛里求斯当地妈祖文化的传播作了有益探讨，参见陈秋霞、石沧

金：《毛里求斯南顺会馆天后宫考察》，《莆田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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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毛里求斯华人中的天主教徒（1901—1960 年）

年份 华人人数 华人中的天主教徒 百分比

1901 3,515 213 6.0

1911 3,662 520 14.2

1921 6,745 2,035 30.0

1931 8,923 2,120 23.6

1944 10,882 2,691 24.7

1952 17,850 7,974 44.6

1956 20,146 11,702 58.0

1960 23,200 13,000 56.0

表 1 可见，1944 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华人信奉天主教，而到 1952 年，17,850 位华人中已有

7,974 人皈依了天主教，达到总数的 44%；到 1956 年，信奉天主教的华人已占华人总数的 58%；从

1956 年到 1960 年，华人人数增加了约 3000 人，华人天主教徒也增加了约 1300 人，占华人总数的

56%。［14］这一皈依潮流在其他非洲国家几乎同一时期出现。

2. 留尼汪与马达加斯加

在留尼汪，80% 的华人信奉天主教，本地的华裔一般出生后就接受洗礼。虽然早在 19 世纪就有

华人皈依天主教，［15］但大规模皈依则归功于 1951 年抵达的法国神父桑怀仁。他曾在重庆传教，新中

国成立后，在香港探知留尼汪有很多华侨，便向罗马教宗申请到留尼汪传教。他到达后，得知此地

华侨不懂国语，便与中华商会商量办中法学校。他通过与学生的关系传教，效果甚佳。［16］马达加斯

加的情况相类似。1953 年，一些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法国传教士在塔马塔夫建立华语学校—“华人

天主教中心”。1968 年，该校的 500 个学生中大部分是中马混血儿。一位广东籍天主教神父得到巴黎

国外布道团资助，“在转变这些华人学生和混血儿青年学生的宗教信仰方面成就卓著”，他们创办了

《华人天主教之音》。天主教在青年中发展很快。相关调研发现，当时，24 个华人中 30 岁以上的有 2

人信天主教，30 岁以下的华人多信奉天主教。［17］

3. 南非及其他国家

南非华人教会较早的有约堡中华浸礼教会（Th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Johannesburg，1952）A、

约堡中华天主教公会（The Catholic Chinese Association of Johannesburg，1961）、约堡中华上帝大会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God，Johannesburg，1976）、约翰内斯堡中华基督教团契（The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Johannesburg，1973）和伊丽莎白港中华天主教公会（The Port Elizabeth Catholic 

Chinese Association，1976）。B 1976—1977 年的研究表明，被采访的南非华人中，60.9% 称自己信

教。其中，29.4% 的男性和 31.5% 的女性信仰英国国教，23.5% 的男性和 25.9% 的女性信仰罗马天主

教，4.1% 的男性和 2.5% 的女性属于浸礼会。少数受访者信奉儒教或佛教，或是属于使徒信心会教会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Church）。另一项 1970 年的研究表明，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华人人数要多得多

（见表 2）。［18］ 

A 该教会产生于拉比夫人（Mrs. A. S. Robie）组织的华人学生聚会，传教 20 余年后，1975 年建立教堂。

1978 年，宋牧师（Arthur Song）建议教会采用非种族名称，故更名为 Southdale Baptist Church，但仍保留原来的

中文名称。该教会又成立了老人福利组织基督教中华颐老社（Christian Care for Elderly Chinese）。

B 有关南非华人基督教教会组织的内容，可参见谢成佳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中国

华侨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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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非华人宗教信仰人数统计（1970—1976/77 年）

所属教（会）
百分比

1970 1976—1977

英国国教 38.6 30.4

罗马天主教 50.5 24.7

浸礼教会 4.2 3.3

儒教（Confucian） 1.2

佛教 0.6

使徒信心会 0.6

无信仰者或其他教会 6.7（其他宗教） 39.2

非洲的中国新移民开始信仰天主教 / 基督教的日益增多，也是一种现象。在尼日利亚和加纳，有

的华人参加各种宗教课程，希望了解基督教教义。加纳的一位华人谈到她的朋友都是在所属教会里

认识的。当然，这种活动也是这些新移民进行社交的好机会。他们每周见一次面，谈论人生、信仰

和理想，有时聚餐；周日一起去教堂做礼拜。［19］博茨瓦纳及其他国家也有信徒。

（二）华人皈依天主教 / 基督教的原因
一般而言，除了早期处于困境的契约华工为求得心灵的安慰而皈依基督教或天主教外，华人信

奉与自身文化毫无联系的天主教 / 基督教都存在某些其他的因素。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这一趋势，

除了由于政治因素使华人返回中国的希望破灭外，主要受到五种因素的影响：天主教会的设立、华

人神父的努力、克里奥家庭、实用主义及种族歧视。

1. 华人教会的设立

华人教会的设立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华人大量皈依天主教的重要原因。在毛里求斯，琼·马吉

奥特（Mgr Jean Margeot）神父创立了天主教华人教会，使很多华人便于接受。毛里求斯各地天主教会

为华侨天主教徒提供方便。1956 年 3 月 9 日，罗斯希尔蒙玛修女院院长同意，此后每周星期日上午华

人天主教徒可到教堂举行弥撒。华人天主教会专为此事发布启事。［20］毛里求斯华人中天主教徒较多，

各种与圣主相关的活动比较活跃。从 1956 年开始，华人天主教每年举办“复原经主日仪式”。［21］

表 3  毛里求斯天主教经堂圣主日内仪式时间安排

名称 日期 仪式内容

圣枝主日 4 月 18 日 祝经经枝，经枝游行，大礼弥撒

耶酥受难日 4 月 19 日 大祈祷，朝苦像，领经体

耶酥复活前夜 4 月 20 日
祝经新火及五伤蜡烛；经烛游行及复活喜报；祝经经洗手及成年人集体领洗；
唱诸经祷文及全体教友重申经洗誓愿；复活经夜大礼弥撒及分食经体

耶酥复活日 4 月 21 日 各经堂上午及下午之弥撒时间与普通礼拜日同

由于华人新教徒增多，教会专门另派人前来照应，包括范·德尔·瓦尔（Van Der Valle）神父和

玛丽·诺尔（Mary Knoll）修女。1980 年初，毛岛三分之二的华人信奉天主教。［22］ 2016 年，毛里求

斯华人中有由谢海伦（Helene Fon Sing）负责的华人天主教会（Mission Catholique Chinoise）和田琪锦

（Stephen Tin）负责的华人基督教会（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A

A 本人感谢毛里求斯青年侨领冯景广先生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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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人神父的努力

20 世纪 50 年代抵达非洲的华人天主教神父进一步推动了天主教在华人社会的传播。1954 年，张

神父（Jean Chang）和吴时春（Paul Wu）神父来到毛里求斯，接下来，岳保罗（Paul Yueh）神父和陈保

罗（Paul Chen）神父也分别于1955年和 1957年抵达毛里求斯。这些神父的到来助推了毛里求斯华人天

主教的皈依。［23］吴时春神父在中文报纸上用中文谈天主教教义：“朋友：‘什么是宗教信仰，真宗教究

竟在哪里？’这是许多急待解答的问题，你也愿意知道它们的答案吗？毫不费事，只要你给我们寄来

你的姓名与地址，我们就会按期免费寄给你三拾余课天主教义函授讲义，藉此讲义，你虽静居家中，

即可以对天主教有正确的认识，讲义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任你选择。宗教信仰是你自己的切身

问题，完全由你作主，并不会有人催促或强迫你信奉天主教，除非你自己愿意。如果教友愿意请我

们的讲义，也是拾分欢迎的，但我们更希望他们在教外人前，尽一分宣传之力。”［24］

在留尼汪，除了桑怀仁神父外，两位中国神父郭阜和蓝秉和于 1954 年 4 月 15 日抵达该岛。他

们在短期内学会了广东话和客家话，被派到南北两区负责对华侨的传教。［25］在马达加斯加，巴黎

（天主教）国外布道团在 30 岁以下的华人中积极开展工作，成绩显著，其中 7 人信奉天主教。留学

台湾的 22 位马达加斯加华裔学生中，有 13 位信奉天主教。一位来自塔马塔夫的 27 岁青年说：“30 岁

以下的大多数华人之所以信奉天主教，要归功于神父的到来。”［26］

3. 克里奥尔（混血）家庭因素

老华侨信天主教 / 基督教的很少，但其子女生下来便受洗礼者较多。混血家庭在毛里求斯、留

尼汪和马达加斯加十分普遍，其产生有历史、经济、社会、生理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27］以马岛为

例，2004 年，该岛有华人 5 万人，混血华裔达 30 万人。［28］马达加斯加早期华人与当地女子结合产

生的混血华裔认父系血缘。这些混血华裔父系多是顺德或南海人，母系是马尔加什人或克里奥尔人。

这些混血华裔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29］ 

在这些家庭里，马尔加什或克里奥尔妇女极力推动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接受天主教洗礼。由

于当地早已在天主教传播范围之内，信奉天主教是女方家庭的生活习惯。对善于入乡随俗的华人而

言，入教为合情合理之事。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使得一些华人家庭慢慢接受了天主教。［30］斯诺记

载了马达加斯加华人与其当地妻子合葬的事例。［31］笔者 2016 年 11 月在留尼汪做调研时，也在圣但

尼公墓发现不少华人与当地妻子合葬的墓。应该说，这种婚姻不仅加强了华人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过

程，而且促使皈依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华人日益增多。

4. 实用主义的需要

实用主义，主要指社会资本的培植和孩子上学的需要。根据天主教习惯，孩子受洗礼须有教父、

教母。教父、教母一般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如行政官员、法官、警官、律师、医生等，华人当然愿

意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不少华人在经营时认识了一些当地有身份的天主教徒，便请他们当自己子女

的教父，因为这种社会关系有利于其在社会上立足，同时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反过来，

那些教父教母也愿意同有一定经济力量的华商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这对他们肯定有好处。这种对

双方有利的社会资本逐渐形成一种关系网。

华人最初皈依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孩子可以上教会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但这点在

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等地并不明显。刘新粦曾提到自己在毛里求斯“读番书”（指到政府办的学校或天

主教资助的学校学习）的情况。［32］然而，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根据中国局势选择留在南非的华人而

言，这点很重要。种族歧视政策禁止华人子女进入白人学校，而教会学校却往往欢迎移民儿童。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便开始向华侨开放。教会小学招收学生的条件是学生或家长属于本

教派。随着新一代华人开始皈依天主教和基督教，各种宗教组织也开始在华人中出现，例如 1952 年

成立的约翰内斯堡基督教华人浸礼会（The Chinese Baprist Church）、1973 年成立的约翰内斯堡华人基

督教联谊会（Johannesburg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和伊丽莎白港天主教华人协会（Port Eliza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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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lic Chinese Association）等。［33］

5. 当地的歧视政策

当地国家（地区）的相关政策对华人有直接影响。当时，非洲地区多为英、法殖民地，对华人

（或亚洲人）有各种歧视政策。这样，加入基督教 / 天主教成为逃避歧视、寻求庇护的一种途径。20

世纪 50 年代初所发生的歧视事件，使得大量华人子女皈依基督教。“由于 1953 年法律的限制，教会

的老师只好把土著学生迁进由政府控制的学校，这样就可专心教育亚洲儿童（不能进入白人学校）。

华人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建立了学校和大学，并请传教士任领导。传教士不仅从事教学活动，也进

行传教，结果使大批华人皈依基督教。”［34］华人之所以信教，主要是希望他们受过洗礼的孩子可以

免受种族隔离政策的伤害。不过，这种实用主义也引发一些华人的反感，有华人受访者明确表达了

对那些声称信教的华人的厌恶。［35］当然，华人天主教神父对宗教目的有更深的理解。南非华人吴神

父（Father Ignatius Ou）曾经在华人的天主教通讯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目标，

不应该是寻求使我们比弱于自己的群体更接近上帝，而是追求平等的地位，同时，坚持我们的华人

认同，并促进我们引以为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维护独立发展和歧视

的理想，而是为所有南非公民最基本的平等权利而奋斗。”［36］

二、传统文化和宗教的保留

非洲华人一方面逐渐皈依基督教 / 天主教，另一方面仍然保留着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与宗

教习俗，如，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儒家传统习俗，每年举行与关帝、玉皇大帝、妈祖等相关的祭祀仪

式，信奉佛教的宗教规则，甚至传播与星象学相关的知识。

（一）儒者？儒家？儒教？
华人的传统信仰似乎是一种综合的人生哲学。当华人被问及其宗教信仰或教派时，他们往往会

回答是“儒者”（Confucian）。这对中国文化圈以外的人特别是西方人而言，就是“儒教”，其实不

然。西方人认为，孔子学说，即我们所说的儒学，既含有偶像崇拜，也有对“仁”和神秘的自然力

量（比如“天命”）的信仰，还有自己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传播范围远及全世界多个国家，这

样的信仰（或思想）正是宗教的本质。因此，西方人认为，儒学就是宗教。中国人的认识并不一样。

儒学和中国其他哲学流派在本质上不相信超自然力。虽然儒学有时对超自然力的表述含糊其词，如

对“天命”的表述，但这是一种比喻，而且儒学从根本上反对超自然力。孔子提倡的是一种人生哲

学或行为方式，关注的是人伦关系，与宗教中共通的因素（天、神）并无直接联系，故有“子不语

怪力乱神”之说。

（二）传统信仰：对关帝、玉皇大帝和妈祖的崇拜
华人信奉的关帝、玉皇大帝或妈祖等神灵，并不可以随意归类为某种宗教，这些只是华人长期

形成的信仰和习俗，有时是多种宗教信仰的糅合。这些神灵的生日也都有“宝诞”庆典。例如，公

历 1962 年 2 月 13 日（农历壬寅年正月初九日）为玉皇大帝千秋宝诞。毛里求斯天壇董事会定于 2

月 12 日晚十时举行祝寿大典，“务希善男信女届时踊跃贲临”。［37］留尼汪华人多信奉天主教，但传统

信仰对华人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其中，华人对关帝庙的崇拜最为明显。在圣但尼有三座关帝庙，在

圣皮埃尔还有一座。“绝大部分中国籍的留尼汪人是天主教徒。不过，中国祖传的宗教信仰及一些

做法，佛教和道教，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在诞辰、订婚、婚礼、去世等场合都还要沿袭传统的习

俗。……现在，不征询关帝就作出重大决定的情况依然是少有的。圣皮埃尔有一座关帝庙，比圣但尼

的要大些、新些。与圣但尼的关帝庙不同的是，中国籍的留尼汪人也尊重财神爷。在留尼汪，关帝

不是中国人唯一信奉的主要的神。在圣皮埃尔，有个姐妹社团崇拜的是于 1955 年建造的一座修道院

里的慈悲女神—观音菩萨。”［38］毛里求斯路易港的关帝庙里供奉着其他神祀。［39］妈祖崇拜持续至

今。目前，毛里求斯的天后宫里供奉着妈祖，每年妈祖宝诞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前后定期举办相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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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活动。［40］ 

有的学者在描述毛里求斯华人的宗教时也注意到，“在中国盛行的这些宗教和思想不需要神职人

员、没有教典、也不必在寺院中举办牧师主持的仪式。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感情、信念和良心而祈

祷行事。神灵往往都是由世俗英雄或人物演变而来，例如关帝、观音和佛陀。他们教人向善，引导

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41］这种理解有其道理。华人宗教与西方宗教有不少区别。其一，这种宗教

没有基督教 / 天主教那样的固定神职人员。其二，中国的宗教没有教典与固定的仪式。其三，中国的

宗教依靠的是个人的信仰、虔诚和良心。其四，中国宗教中的人与神存在相通性，即华人崇拜的神

灵是由世俗英雄演变而来。其五，中国宗教提倡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与人的和睦相处。

（三）中国寺庙的重建与扩展
虽然信奉天主教 / 基督教的华人日益增多，但中国传统的宗教和习惯仍在华人中盛行。［42］中国传

统宗教祭祀场所得以翻修、扩建或重建。20 世纪 70 年代，毛里求斯南顺会馆对原始木石结构的关帝

庙进行翻修。新的混凝土结构的关帝庙于 1980 年 11 月正式修建落成。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关帝庙加

固了原有的古老石墙并保留了原始的雕刻精美的木质佛像。会馆成员如遇出丧，葬礼后由逝者长子或

嫡亲手持焚香从墓地前往关帝庙，将焚香插入香炉。亲朋好友以后便可在关帝庙为逝者祭拜。天后庙

供奉着守护海上安全的女神，人们在此为出海的人求平安。［43］毛里求斯另一座关帝庙称为“波累市A

海唇关帝庙”，这是毛里求斯华人鼻祖陆才新先生最早建立的关帝庙。其会长仍沿用轮流执政的传统

办法，专门成立了董事会（Society Cohan Tai Biou Pagoda），其董事在三个华人社区中平均分配。［44］

表 4  毛里求斯路易港市海唇关帝庙董事会（2005 年—2006 年）

职务 负责人姓名

董
事
会
成
员

福建董事 南顺董事 客家董事

名誉会长 肖德林 陈福来 霍自强 刘国宪

会长 刘国栋 陈安宏 霍远塘 刘增洪

副会长 刘国宪 陈阿摩 霍忠宁 朱清球

副会长 洪则亚 杨宗贵 邱曙光 朱长坪

西文秘书 刘增洪 洪则亚 刘国栋 熊仕中

中文秘书 朱清球 洪椰即 刘国荣 曾繁兴

财政 杨宗贵 洪呵浪 黎广来 田禄芳

稽查
熊仕中

亚偿

2016 年 11 月，笔者在毛里求斯访问期间，专程去拜访了这一关帝庙。当时，这一关帝庙正在大

修之中，气势更加宏伟。留尼汪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目前，他们正在重建一座大的关帝

庙，专程派人到中国咨询并请中国专家参与设计和施工，还从中国进口建筑关帝庙所需要的重要材

料。目前，这一占地 450 平米的大型建筑正在施工之中，整个园区占地达 3 万平米。B塞舌尔的华人

也建立了一座关帝庙。C对于这种扩建是否为中国传统宗教在海外的振兴迹象，仍有待观察。无疑，

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A 即路易港，为 Port Louis 早期的音译，沿袭至今。

B 本人感谢留尼汪侨领陈庆添（Victor CHANE-NAM）提供相关数据，他一直为建造新关帝庙操劳。

C 有关毛里求斯、留尼汪和塞舌尔三国关帝庙的情况，参见 Edith Wong Hee Kam，Guan Yu— Guan Di：
Héros régional Culte impérial et populaire，Sainte Marie：Azalées Édition，2008，pp.25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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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华文化因素与宗教的融合
在非洲，中华文化因素得以保存和发扬，除了非洲人开始熟悉的中国文字、中医药、中国传统

习俗（春节与端午节等）外，中国的烹饪、武术、京剧、绘画、舞蹈、建筑、服饰等，在华人社区

都得到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中的一些传统理念也通过华人开始在非洲传播，如敬老尊贤，勤劳节

俭，乐于助人等。［45］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在中国开始消失的文化现象在非洲却得以传承，最突出的

是毛里求斯华人中盛行的星相学。

吴倓奎（Charles Ng Cheng Hin）在毛里求斯完成小学教育，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专业是财

务与金融专业。他阅历丰富，获得诸多荣誉，对星相学情有独钟。当记者问他：“什么因素使得中国

的星相学能够在毛里求斯的华人联盟中如此昌兴呢？”他的回答颇有哲理。第一，华人的吃苦耐劳精

神与毛里求斯的成就关系密切。没有华人的勤劳，毛里求斯经济不可能取得飞速增长。第二，毛里

求斯华人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并且一贯秉承儒家思想（有远见、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这是他

们经济上取得成功的诀窍。第三，华人会为自己的未来、财富和事业上卜卦祈福，尤其是在春节期

间。他们坚信，虔诚的祈福，会让辛勤劳作有所回报。“对于我们而言，中国星象占卜更像是一个罗

盘，指引着我们实现梦想！如果我们还想看到毛里求斯未来的经济再次创造奇迹实现质的飞越，那

么，这绝对离不开中国、华人群体、毛里求斯人民的共同支持。”［46］换言之，华人的成功与他们的

信仰有必然联系。

三、佛教在非洲

佛教随着华人在非洲定居即开始在非洲传播。长期以来，佛教在华人中一直有所表现，如崇拜

佛祖和敬重观音。20 世纪 70 年代在南非的调查表明，当地华人中仍然有佛教徒。毛里求斯每年仍然

有佛教庆典，并保持着一些佛教的传统习俗。例如，1956 年 5 月 17 日的报纸记载，当日普济寺为佛

祖释迦牟尼 2500 周年宝诞之辰（阴历四月初八）举办隆重纪念庆典，在白天的仪式完成后，晚上的

庆典不仅张灯结彩，还聘请国乐研究社参加演奏以及野草青年会之金狮队表演舞狮，晚上还放映新

影片。最有意思的是，当时金狮表演观众太多，十分拥挤，很多人想看而未有机会观赏，要求再次

表演。于是，举办方决定当日下午四时在普济寺再次表演舞狮。［47］

（一）一位南非白人 70 年前的预言
在留尼汪的圣皮埃尔，一个姐妹社团对 1955 年建造的一座修道院里的观音菩萨特别崇拜。“传

说观音是同情人的女神。她的女性形象突出地表现出她的善良与温柔。观音来源于佛教，无疑，她在

印度是最受敬重的菩萨。为了把人类从谬误的祸害中拯救出来，观音菩萨准备采取各种想象不到的办

法。在圣皮埃尔的观音堂里，观音菩萨和蔼可亲地、微笑地坐在睡莲上，这象征着纯洁。”在观音菩

萨生日，即中国阴历年的四月初四，来观音堂朝拜的人最多。［48］实际上，在非洲其他地方，拜观音

菩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习俗。不少华人家里曾经专门供奉观音菩萨，女人拜观音主要是求多子多福。

当慧礼法师 1992 年来到南非后，一位白人送给他一本书，书名叫《先知的话》（Words of 

Prophet）。这本书收录了诸位西方先知的预言。书中有一位名叫舍尔·凡·伦斯贝克的预言家，他在

1920 年就预言道：“70 年后，将有东方人在布朗克赫斯普鲁特市盖起异教寺庙。”当初，慧礼法师对

这一预言不以为然，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盖起这座庙宇。“这一路走来，我们集合了很多的善

心人士，很多的有缘之人，我们把共同的理想讲出来，他们愿意捐献，就把它建起来，这不是我一

个人做的。”［49］佛教的引进确实是南非近年来发生的一件大事。这些年来，佛教不仅在南非生根开

花，还传到了非洲其他国家。A

A 袁南生大使在他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南华寺的情况，还可参见牛心泰：《结缘南华寺—记赴南非的文

化使者张大元》，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编：《追梦—上海人在非洲》，自刊，2014 年，第 129~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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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非佛教的非洲弟子
1993 年 10 月 17 日，国际佛光会在台北举行第二届世界会员大会时，中部非洲刚果代表团学者

古昂巴（Govamba）、热内（Rene）、比库阿（Bikoua）、奥科尼亚（Okogna）、基芒古（Kimangou）等

五人在会中以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表达他们的心声：“我们来自非洲西部的刚果，非洲因为缺乏佛光

普照，所以一直被称为黑暗大陆，但在总会长星云大师‘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

念引导下，佛法来到了非洲，非洲已不再黑暗，我们也很幸运地成为佛陀的弟子。佛教是最后传入

非洲的宗教，但却是我们黑人最重要的宗教，大家都知道黑人族群普遍受到压抑和歧视，所以佛法

来到非洲，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暗室……。”后来，这五位刚果人留在佛光山正式受持三皈五戒，研

习大乘佛教，返国之后，组织刚果佛光协会。他们怀着牺牲奉献的精神，发愿担当非洲佛教的拓荒

者，将佛教的自由、民主、平等、尊重、包容及和谐带回祖国，以身教影响别人，然后再以教育感

化全民，将非洲变成一个有佛法、有和平的地方。此外，在南部非洲的斯威士兰、莱索托也出现了

佛学会或僧人。［50］

自非洲佛学院于 1994 年开办以来，已培养了数百名黑人学僧。目前，南华寺可谓众僧云集，百

口颂经。袁南生大使饶有兴趣地说：“走进南华寺，既可以看到黄皮肤的华裔和尚，也可以看到黑皮

肤的当地和尚，还可以看到白皮肤的白人和尚，也许只有在南非才会看到黑、白、黄三色皮肤的佛

门中人同聚一个庙宇的奇特景象。当听到三种肤色的僧人用中文齐声说‘阿弥陀佛’，你心中的佛性

是否会得到更多的启迪？”［51］

（三）佛教在非洲的广泛传播
在博茨瓦纳，也盖起了佛教寺庙。2016 年 7 月 3 日，博茨瓦纳博华寺大雄宝殿隆重举行落成开

光庆典法会。贤双法师表达了来到博茨瓦纳后的欢喜心情，还传达了佛教传播非洲的意义：“佛教传

播非洲不仅是因缘际会，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责任。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把地球上的不同国家、

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佛教的慈悲和智慧，将给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

的人民带来心灵的启迪和生命的安顿。他们将努力践行恩师学诚大和尚的菩提大愿，让有二千多年

悠久历史的中国汉传佛教，能够利益更多更广的善男信女，在非洲成就佛教道场，为中非友谊，贡

献佛教力量。此外，将牢记郑竹强大使的叮嘱，让佛教本土化，将博华寺发展成为凝聚、维系侨胞

的信仰和情感归属的中国文化载体，开展慈善事业的基地，海内外宗教交流的平台，更要做未来非

洲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52］

目前，坦桑尼亚的佛教庙宇也在筹备之中。佛教正在为非洲多元文化的百花园增添一朵奇葩，

这种以慈悲为怀的随缘济世的宗教，正在非洲大陆普渡众生。

毛里求斯的华人报刊《周末报》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毛里求斯华人简史》的专题文章揭示了当

地华人在宗教方面的“混合论”：“坐落在波冰尼西街的诚正佛堂（Shen Chen，1951 年），使人惊讶的

是它的信徒们所奉行诸说混合论，他们所信奉的东西，同时来自罗马天主教、道教和佛教。天主教

化的因素似乎使信徒们信奉在新的联合中把上帝和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天主和天父所体现

的神与人的一致。这种因素也反映在某些外表的做法，如在念三藏经时，或在葬礼举行时敲钟。此

外，还有许多道教的做法，如，焚烧代表钱的纸；选择吉日六举行婚礼和葬礼；确定在墓穴中摆放

尸体的位置；相面、算命（根据一个人的面貌特征判断其性格和命运），等等。孔子也受到极大的尊

重。这个庙宣传孝道（这是孔子礼教的试金石）、仁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忠（尊重国家）。至

于诚正堂所信奉的佛教教义，似乎比普济寺所信奉的还要严格。斋戒的范围更广，它不仅包括肉、

酒、鱼、蛋，而且还包括葱、蒜。庙庵里的女修行过生日。一些出家的尼姑，他们保持贞节，不婚，

但不穿法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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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结论。

首先，非洲华人的多种宗教信仰同时并存。这些信仰不仅没有产生冲突，反而互相渗透。华人

虽然在信仰上有所取舍—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儒教、关帝或妈祖崇拜，但在处事方式上却融

会贯通。多种宗教的融合有各种表现。所有华人天主教 / 基督教徒均严格执行教义和规矩，但仍按乡

规惯例举办传统宗教庆典与祖先拜祭。虔诚的天主教徒 / 基督教徒不仅参与每年关帝庙的例行仪式，

还亲自主持关帝庙的庆典活动和扩建工程。他们会定期到教堂去做礼拜，结婚仪式或葬礼均在某种

程度上按宗教方式进行，但仍坚持中国传统信仰和文化习俗，如对关帝、玉帝、妈祖或土地神的崇

拜，或祖先祭祀和忠爱孝悌等文化传统。

第二，宗教信仰与文化价值观相通甚至等同是华人信仰的一个特点。华人中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价值观的区分并不严格，两者互相融合的情况有各种表现。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可以等同的现象十分

明显。A留尼汪圣但尼的利涉堂、世昌堂、新隆旅馆及各市镇的华人俱乐部都供奉着关帝，圣皮埃尔

的关帝庙每逢神诞香火旺盛。一方面，关帝成为华人的神圣偶像，在寺庙中享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

另一方面，关帝是将“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英雄，这些品质也是人们生活中所敬仰的，

也凝聚为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在这里合二为一。这种融合使华人在信

仰、礼俗和行为上表现出某种杂糅性。

第三，这种杂糅性不仅在华人的宗教信仰上表现出来，在外人的理解上也可以体现。春节本来

是中国农历的新年，是华人的传统节日，以表达中华民族团圆、和谐和欢乐的气氛。春节的祝福成

为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体现，希望每个人都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与家人、亲友、邻居、同事保

持和谐，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然而，春节包含着诸多文化符号，诸如人们对先人的祭祀，春节里

食物、礼品、行为方式、节日禁忌，某天做某事的规定等，华人对家庭团聚那种类似宗教般的迷恋，

他们对春节的重视程度超出了一般人过节的概念，加上整个民族的统一行动，这些强烈的文化因素

使外人将春节归于宗教。［54］

文化认同无疑是华人在宗教信仰中必须注意的重要因素。因而，华人自成一体的生活方式、对

中国传统的依恋，甚至一种保存中国文化的使命感，中国人这种大家庭的身份认同以及对祖先的尊

重等文化习俗，是华人宗教信仰与文化价值观交汇与融合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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